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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链”融合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
内在逻辑与突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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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是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战略选

择。 从内在逻辑看,创新链提供技术新发明的“驱动”;产业链搭建实践平台的“载体”;资金链提供金融血脉的

“保障”;人才链汇聚智力资源的“支撑”。 四大链条协同发力,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方法论支

撑。 然而现实中,以产业链为核心的成果转化链条断裂,将直接动摇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以创新链为核

心的要素流动受阻,导致数字经济引擎作用无法深度激发。 由此可见,大国优势无法充分发挥,打造具有中国

特色的实数融合体系道阻且长。 为突破现实阻滞,需要推动“四链”融合深度赋能,以全方位“人工智能+”行动

抢占产业应用制高点;激发“四链”融合创新动力,建立“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培育“四

链”融合系统优势,支撑“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整体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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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及问题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

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1]12,“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

融合” [1]41(下文简称“实数融合”),这不仅总结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实数融合的实践成就,也锚定了

“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 实数深度融合作为我国经济转型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举措,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 因而,梳理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实数融合”发展进

程的政策重点,有助于厘清既有文献的学术逻辑。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434 以来,实数融合的重点任务在于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的带动作用。
据此,何以实现核心技术的关键性突破[3] 、如何引导数字技术全方位赋能[4] 备受学者关注。 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5] ,围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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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争领域和产业链现代化转型作出重大部署。 学界围绕实数融合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一方面,
数字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将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方向升级[6] ;另一方面,以实体经济为

核心的产业体系能够为颠覆性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物质基础与广阔应用场景,助推数字产业化[7] ,通过产

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实现实数深度融合,以此提升我国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8] 。 2026 年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9] ,进一步明确了实体经济的战略主导地位。 自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以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更加凸

显,逐步建立起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全新产业生态[10] ,尤其在“十五五”时期,促进实数深度融合应更加

强调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根基、数字经济为驱动”的核心逻辑,实现顶层设计的系统化转型[11] 。
可见,学界研究成果呈新论迭见之势,且大多针对实数融合进程中的挑战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与回

应。 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是各类要素、多元主体协同互促的复杂过程,具备鲜明的整体性、
系统性与长期性特征[12] 。 当前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上升,如何依托系统思维推进实数融

合,仍存在较大研究空间。 事实上,无论是建立“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

产业体系” [2]266,还是强调“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1]35(下文简称“四链”融合)均

是我国主动应对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

机遇的核心路径与科学方法论。 究其实质,“四链”融合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效配置劳动

者、生产资料以及资本等各类创新要素的重要抓手,实数融合则致力探寻在数智技术驱动下,何以推动

生产方式、资源配置方式和价值创造方式的系统性跃迁,二者在政策着力点上具有一致性。 如今,“四

链”融合的方法论意义已经开始引起学界关注,相关研究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1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14]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15]等重要战略议题给出了应对方向。 鉴于此,本文试图在融

合发展观视阈下系统阐述“四链”融合促进实数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分析其面临的现实阻滞,并据此

提出突破路径,以期推动实数深度融合范围和效应的进一步扩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二、“四链”融合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

实数融合的本质在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智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双轮驱动,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而构成这一完备体系的基本要素就是“四

链”。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就是要形成科技、产业、资金和人才之

间链式互动、协同互补的发展格局。

(一)创新链驱动: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技术支持

创新链是以科学创新活动为核心、以科技成果产业化为目标,并通过一系列创新活动将相关参与主

体链接起来的功能链[16] ,在“四链”融合中扮演创新研究和知识输出的角色。 前者是以揭示事物发展源

头与底层规律为主的原始创新活动;后者是将成熟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应用型创新活动。 忽视原

始创新,将使技术创新缺乏核心源头,沦为无本之木;原始创新若无法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

谷”,便只能封存于书斋、束之高阁。 故而,科学技术知识经由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化的过程中的每一个

环节都至关重要,唯有畅通创新链的各个环节,“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 [1]32,才能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

用,为实数深度融合提供技术源头与持续动力。
在何种程度上拥有原始创新能力直接影响实数融合的质量。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以提高土地、资本、

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数量为基本逻辑,这种要素驱动模式在经济发展的“三期叠加”阶段已难以为

继,“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结构性矛盾表明,量的积累必须转化为质的飞跃,而质的飞跃只能来自原

始创新:以颠覆性技术重构生产函数,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17] 。 202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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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 要以更大力度、
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8] 。 进入新发展阶段,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数据能够

在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结合中发挥乘数效应,提升实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同时,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新兴数智技术逐渐融入传统产业研发创新、生产加工全环节,不断提升“数据+算法+算力”的体系化创

新能力,激发实体经济的潜在高附加值。 质言之,正是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持续释放源头动能,我国才

能取得实数融合的历史性成就。
在多大范围内推进数智技术赋能直接影响实数融合的深度。 人工智能发展初期,不同领域的专家

围绕人类神经中枢、认知、意识等方面的知识展开研究,以期实现人工智能最大程度的拟人化,此时人工

智能仅仅以理论知识的或个人技能的形式存在。 如今,区块链、量子科技、类脑智能等新一代数智技术

集群式发展,相关应用成果更是频频涌现,深刻嵌入经济发展各个环节,知识的商品化发展前所未

有[19] ,并切实转化为一种决定性的、物质性的生产力,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 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

济深度融合这一宏大的战略叙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影响融合深度的关键环节。 为此,需要“落实

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应用中的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

才链深度融合” [1]35,推动实体企业全生命周期数智化赋能。

(二)产业链载体: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构筑实践平台

产业链是产业内部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形成的组织链,在“四链”融合中处于

核心地位,涵盖生产过程、产业组织和价值实现诸环节[20] 。 构建更加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证

产业链稳定畅通是大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必须

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 [1]12。
智能化是产业链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实数深度融合的源头所在。 在全球产业链加速调整和重

构背景下,各国纷纷将“再工业化”作为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我国作为拥有世界

上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工业生产体系的制造业大国,更要坚持实体经济智能化发展方向,探索具有中

国特色的产业链现代化道路。 智能化意味着实体经济能够主动适应和融入数字经济带来的产业变革浪

潮,而非被动等待由单一数字技术引发的个别实体部门的数字化改造。 由此,经过发展的实体经济已不

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经济,而是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后,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增长动能转化、
生产模式革新的“新实体经济” [21] 。 同时,人工智能的“头雁”效应沿着产业链纵深延伸,将催生涵盖智

能产业、关联产业、未来产业在内的新兴产业版图,为实数深度融合构筑坚实的产业链载体,成为抢占全

球竞争制高点的战略先手棋。
绿色化是产业链现代化的鲜明底色,也是实数深度融合的大势所趋。 在传统发展模式中,绿色化往

往被视为增加成本的额外负担,加之“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 [2]89,我国得以在一定时期内

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绿色化正从约束条件转变为发展动力。 一方面,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不断完善,极大提升了资源利用率与产品附加值,推动实体经济产业结构迈向产

业价值链中高端。 另一方面,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等环保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愈发增强,低碳智能

的消费场景成为未来消费端的主要趋势。 绿色化发展已初步形成较为自觉的创新意识、较为清晰的创

新路线,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创造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新兴融合点。
融合化是产业链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也是实数深度融合的要义所指。 近些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

风,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融合发展观指导我国经济社会

各方面工作,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关系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 庞大的经济体量为我国提供了内部

循环的独特优势,在数智技术的强大赋能下,数据、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极大地促进了不

同产业间深层次的价值互动,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实数深度融合注入全新动能,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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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优化升级,同现代科技和生产方式相结合” [2]355,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精准对接,
充分释放我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实现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广泛互联。 由此,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

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实数融合愈发紧密,共同迈向更为高效协同、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三)资金链保障: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畅通金融血脉

资金链是服务于产业运行的配置链,也是贯通“四链”的血脉。 保持资金链畅通既能引导资金为实

体经济提供高效率、高水平服务,又能吸引资金流入数字经济发展的活力环节,还有助于激发人才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实数深度融合的黏合剂。
资金链与产业链相辅相成,促进实数融合走“实”。 强调“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是党

和国家对实体经济战略地位的又一次深刻把握。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数字经济必将成为综合

国力竞争的战略必争之地,但数字经济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融合性经济[22] ,要实现数字经济的健康发

展必然要增强实体经济的生存力、发展力、持续力。 这是因为,数字经济具备爆发式增长特征,天然伴随

高风险、高收益属性;实体经济承担物质生产职能,保障群众基本民生,是大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压舱

石。 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以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发展根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

展已上升为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 从资金链角度来看,就是要充分释放

金融支持的杠杆效应,“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决不能脱实向虚” [2]513,同时激励数字

经济充分发挥高创新性、强渗透性的优势,深度融入实体经济发展各环节,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我国

经济发展新动能。
资金链与创新链互促融合,推进实数融合走“深”。 强调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是经

济社会发展要求创新资源全方位渗透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使“四链”融合发挥

方法论作用带动实数深度融合,关键在于如何灵活运用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社会中潜在的创新资源。 一

方面,相较于大型龙头企业,广大中小微企业凭借扁平化的组织架构、高效的管理模式,展现出在未来产

业赛道上的显著灵活性[23] ,是实现实数深度融合的核心媒介。 然而,受到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限制,
中小企业往往对投资持谨慎态度,面临不敢、不能、不愿转型的种种困境。 只有以强大、稳定的资金链形

成激励效应,推动创新资源向大中小型企业集聚,才能实现创新资源由点到线再到面地渗透与扩散。 另

一方面,在当今如火如荼的科技浪潮中,无论是科技成果的发明,抑或是新兴产业的推广,都有赖于人才

的颠覆性、创造性思维,但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调动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人力资本,同样需要充足资金给

予支持、孵化与培养。

(四)人才链支撑: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汇聚智力资源

人才链是产业链各个环节中以知识、技能、成果、经验等传递与关联而形成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

的链式人才集合体[24] ,为“四链”融合提供主体支撑力量。 无论是科技创新活动的研究、现代产业体系

的建构,还是资金的流动与匹配,均有赖于高水平人才的参与。 故此,打造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是
培育高质量人才链的重点任务。 不可否认的是,知识储备仍然是数字经济时代建设高质量人才队伍的

硬实力,但融合发展观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下劳动力市场亟须大量既掌握人工智能等前

沿技术,又深刻理解行业特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这类人才能够在与技术的高效协作中锤炼出处理复杂

任务的核心业务能力。 可见,充分发挥人才链的支撑效应,促进实数深度融合,必然是对现有学科壁垒

的尝试性突破。 此外,实数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预示着对经济社会的系统性重塑,无论是发明创新还是

产业运作,整个社会呈现出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姿态,人才能够在多元化、跨专业的团队环境中充分发

挥协作与沟通能力,与不同领域的科研人才携手攻克难关,亦是高素质人才不可或缺的重要素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以知识为资本无限扩大智力鸿沟。 事实上,实数深度融合以强大的知识生产力

为根本,全民智能素养的培育是提升人才链质量的前提。 在传统的工业社会,知识生产的活动主要由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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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企业家等少数精英群体承担,知识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重要力量,但还未彻底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而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将彻底颠覆这一格局。 劳动者是否利用数字技术从事生

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衡量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尺度。 马克思指出:“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

质通过反复的需要上升为熟练技巧。” [25]随着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的不断提高和学科知识体系的不

断扩展,每一位劳动者都被纳入知识生产的体系之中,汇聚创造知识生产力的合力,推动着知识劳动的

大众化。 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才链的整体水准,为实数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储备。

三、“四链”融合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阻滞

现阶段,我国“四链”融合堵点、卡点尚存,以产业链为核心的成果转化链条断裂,将直接动摇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以创新链为核心的要素流动受阻,导致数字经济引擎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若不采

取针对性解决措施,将直接影响实数融合效率。

(一)成果转化链条断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有待夯实

从“四链”融合视角来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一个关于产业增长的标准方程,创新链、资金

链、人才链三大关键变量决定产业链这个目标函数的成长和壮大[26] ,从实数融合视角来看,与数字经济

深度融合的实体经济将成为经济转型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 由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
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1]12 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因而在现实中,断链、卡链问题将直接影响实

数深度融合的根基。
第一,创新链和产业链脱节,前沿技术成果与实体产业需求对接不畅。 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充分

证明外源性技术在提升国家生产力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这种发展模式的本质是在一个技术演进和市

场规则已大致明晰的赛道里,力求弥补与领先者的差距[27] ,尽管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但这种发展

模式也无形中将我国产业体系置于一个持续响应外部技术变迁的被动位置,尤其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如
果长期依赖进口技术,只会愈发偏离提升我国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的战略轨道。 与此同时,我国数字经

济当下正呈现出从服务业数字化向制造业智能化迈进的特征,但由于前沿技术在生产性领域中实际应

用的范围和深度都相对有限,转型风险高、应用效果欠佳,导致大多数实体产业仍倾向于维持传统工作

模式,产业链现代化转型的主动意识较为淡薄。 长此以往,创新资源、产业资源、技术资源分散割裂,供
需不匹配与信息壁垒导致许多科技成果难以完成市场化的“惊险跳跃”。

第二,资金链和产业链脱节,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支持效果不佳。 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资
金运动与产业实体运动之间的不协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极端:最直接的表现即资本的增殖效应驱使其脱

离实体产业需求自我循环自我膨胀;同时,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其热衷于投向周期短、风险低、收益大的项

目,尤其在当下国内市场分割现象仍然突出的环境下,为争夺相对稀缺的市场和资源,各地区未能充分

发掘自身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同质化问题较为突出,使得实体经济产能愈发过剩。 但从根本而言,这两

方面问题均为资金链与产业链脱节的具体体现,本质上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直接相关。 改革开放

后,我国在充分发挥自身产业禀赋的基础上实施制造业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迅速成长为世界制造大国,
而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产能过剩问题已开始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蔓延,若无法使资金链围绕产业

链提供有效服务,金融风险将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大风险之一。
第三,人才链和产业链脱节,工匠精神式微导致实体部门发展不振。 精益求精、专注坚守和传承创

新构成了工匠精神的内核[28] ,其衍生出的产品质量追求与技术创新意识是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动力。 可见,弘扬工匠精神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强调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骨

干力量;又是一个经济问题,对于推进产业链现代化,振兴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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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培育尊重劳动、兢兢业业、创新进取的社会风尚。 尽管追赶型发展模式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的

“中国奇迹”,但也使追求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新的工匠精神失去了生存环境,尤其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产
业结构现状与人才结构不匹配,一系列摩擦性失业问题凸显,若无法扭转这一趋势,建设制造强国的战

略目标将会缺少最关键的人才支撑。

(二)创新要素流动受阻,数字经济的引擎作用尚未深度激发
 

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四链”融合的根本目标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充分调动各类生产要素以形成创

新驱动力,但现阶段,我国创新链整体效能偏低,与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尚未有效形成,
无法为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支持,也就放缓了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

第一,要解决资金链和创新链融合不畅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要为创新项目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而
当前以短期、低风险为导向的资金供给体系,无法支撑创新链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创新是第一动力”
的战略地位,近年来我国出台了诸多政策鼓励社会资金对重大科技项目的投入,但总体来说,针对早期

基础研究领域、能够陪伴企业走过漫长成长周期的耐心资本往往处于缺位状态[29] 。 一方面,在经济下

行压力加剧的环境下,“高风险低收益”现象凸显。 传统信贷模式下,由于抵押物具有实体形式,更易进

行价值评估,但现代金融体系投资的创新项目往往具有风险高、周期长、投入大、成功率低的特点,这使

得风险投资市场望而却步。 另一方面,风险投资机构的决策机制越发谨慎,“投大不投小”屡见不鲜。
为尽可能规避金融风险,市场上大多数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投资技术成熟度较高且有明晰应用前景的企

业和项目,而对初创期科创企业缺乏投资信心和耐心,进而制约其创新潜能的释放。
第二,要解决人才链和创新链融合不畅的问题,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拔尖创新人才在重大科技创新活

动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当下人才培养体系存在明显短板,无法营造一个人才辈出的教育和创新生态。 改

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民众的知识储备逐渐丰富、政府鼓励创业等政策不断更新,劳动者能够较为自

由地选择与自身素质相匹配的岗位,但在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缺乏创新性和批判性思维教育的

人才培养方式,导致普通技术人才供给充分,而从事核心技术攻关的精尖人才凤毛麟角[30] ,尤其在全球

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的角逐中,“我国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

出” [2]524-525。 此外,从事基础研究、开发颠覆性的原始创新成果,涉及对高度不确定事物的规律性探索,
必然存在失败风险,而当下我国关键研究领域中对创新试错的宽容度较低,尤其缺少对青年人才的培养

耐心,特别是在论资排辈的创新氛围下,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很难脱颖而出。
第三,资金链和人才链的深度融合能够为创新链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而当下科研经费管理办法与

人才引进政策不够健全,无法激发人才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科研人员减负文

件,旨在充分发挥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对科研活动的“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但仍面临越“减负”越

“内卷”、科研“无人区”少有人闯等问题,制约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削弱科技创新发展动力[31] 。 当

前我国科研环境存在明显的收益与风险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激发市场创新活力。 一方面,在“重

立项轻研究”的考核机制下,科研人员更倾向于从事收益大且风险低的理论性研究;另一方面,科研经

费管理办法过于刚性、项目经费拨付等待期长等问题束缚了研究步伐,尤其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在
缺乏充足稳定资金保障的情况下,无法潜心开展创新研究。 不仅如此,企业技术人才与高校科研人才互

通机制不畅,在缺乏有竞争力的人才引进政策的情况下,高学历人才仍会扎堆进入高校院所,逐渐偏离

产学研结合目标。

(三)大国优势尚未充分发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实数融合体系道阻且长

“充分发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优势” [1]39 是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

的复杂形势下促进实数深度融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而现实中,影响“四链”融合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

在,阻碍实数融合的深层次问题尚待破解,若想充分释放大国优势以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仍需付出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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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艰苦努力。
第一,跨链信息壁垒与数据孤岛普遍存在,尚未充分激活实数深度融合的乘数价值。 尽管我国拥有

全球领先的数据体量,但各地区、部门、行业高耸的跨界壁垒,往往成为数据价值发挥的首要瓶颈。 数字

经济所带来的高效率本质上是通过建立“数据+”链接体系,实现全主体、全要素、全时空的信息共享,借
以消除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涉及各类主体、面临不同场景,尤其在我国数

字化生态从偏向服务化向更加实体化转变的进程中,市场上流动的数据要素也由“消费端数据”逐渐向

“生产端数据”转变[32] ,生产者需要以消费者的真实消费信息作为生产靶向,但消费者基于安全和隐私

考虑,往往不希望共享数据,同样,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使用智能化设备期间愿意与各个生产部门保

持信息交流,但从更深层次来看,企业为保证自身核心竞争力,往往倾向于对内部数据进行封闭保密。
种种矛盾意味着,缺乏数据共享的动力导致大量数据无法投入生产过程,也就失去了产生经济价值的

潜力。
第二,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平衡不充分,尚未提供实数深度融合的支撑基座。 以数据作为核

心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并不意味着虚拟,其本质是物理世界在数字世界中的“技术投影” [33] ,这就决定

了数据要素本身无法脱离实体经济产生价值,特别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正是智能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的发

展为数据要素的地位攀升提供了重要支撑。 尽管我国拥有门类齐全的生产制造体系,但幅员辽阔的大

国特征也增加了数字化转型不平衡不充分的可能性。 一方面,区域分布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中心城

市集聚了全国绝大多数高端创新平台、金融资本、优质人才,实数融合推进速度快、质效高,而中西部地

区、县域基层要素资源相对匮乏,数字化转型缓滞。 另一方面,主体发展不充分,大型国企、行业龙头企

业拥有充足的资金、人才、技术资源,能够快速推进全流程实数融合,而中小微企业、传统民营企业要素

供给严重不足,数字化转型缺乏基础支撑,导致产业链上下游融合程度参差不齐,难以形成全域实数融

合的强大合力。
第三,开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正处于成长期,尚未营造实数深度融合的社会氛围。 数字时代的创

新活动突破了物理时空的限制,主体间的连接方式、协作内容发生颠覆性改变,跨越了单纯依靠人力资

本投入、线性技术创新的阶段,使得创新过程呈现体系化、开放性特征,能够有效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

率。 长期以来,我国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打造了较为完整的创新生态,但创新主体及创新支

持机构在创新过程中过度聚焦于政府政策支持的方向,导致同质化问题较为突出[34] 。 在推进全国统一

大市场进程中,同质性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但异质性意味着颠覆性创新成果的问世,亦不可小觑。 这

表明,如何平衡好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成为构建国家创新体系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尤
其是在构建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市场机制方面,仍然存在改善空间。

四、“四链”融合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突破路径

以“四链”融合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要兼顾问题导向与时代诉求之统一,这不仅是变局

之下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拷问,更是运用系统思维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向何处去的时代回答。

(一)推动“四链”融合深度赋能,以全方位“人工智能+”行动抢占产业应用制高点

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不仅代表了今后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更体现为实

际经济生活中的深度赋能,实现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

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 [1]41。
第一,加强关键核心数字技术攻关,增强实体经济的主动融入性。 实数深度融合更加强调实体部门

主动利用数字经济中先进的平台、技术、数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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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掌握工业领域数字技术研发的自主权,是实现二者深度融合的“牛鼻子”。 “十五五”时期,我国数字

化生态迎来从以虚拟服务创新为主导向以实体制造为核心的转变,这是政策导向与技术演进共同作用

的结果[35]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资源往往处于极度分散的状态,很难为技术突破凝聚合力,为
此,必须“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 [1]32,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既
着眼于现实需求,适应工业、交通、建筑等大场景的智能发展趋势,在国家战略的宏观部署下探索基础研

究难题;又放眼未知世界,充分发挥科研人才的主观能动性从事原始创新[36] ,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第二,提高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提供实数深度融合的稳定市场环境。 尽管实体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能够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但实数融合也确实给实际经济生活带来了诸如结构性失业、“内卷

式”竞争、数字鸿沟等问题。 因此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然要以数字治理能力建设作为前提保障。 一

方面,政府要尊重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完善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通过发展泛在可及、智
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智化政务系统,不仅能够在“创造性破坏”的市场环境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还能

有效调动各创新主体数字化转型积极性,为实数深度融合创造灵活稳定、公平竞争的市场发展条件。 另

一方面,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建立感知预警、精准管理和即时响应机制。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提供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更为广阔的融合平台,但也随时积聚系统性风险,这就需要政府提高市场监

管能力,通过数字监管代替传统监管,适应数字经济时代政府职能的转变。
第三,完善人才教育培养模式,深入实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 当下全球围绕前沿技术展

开的激烈角逐从实质上而言是以人才素质为核心的竞争,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公民是否具备以及在何种

程度上具备数字素养,正逐渐成为衡量其发展水平的直接表征[37] 。 一方面,树立尊崇工匠精神的社会

观念,全面提升大国制造的产品和服务质量。 技能型人才是“工匠精神”的最佳传承者,也是制造强国

战略的人才支撑,而在如今“唯学历”的人才评价体系下,职业教育往往成为大多数学子的“无奈”选择,
这就需要推动教育体系改革与教育理念更新,强化教育服务生产力发展的能力,大力营造尊重劳动、崇
尚技能的社会风尚,拓宽技能人才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促进实数深度融合是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

一底层逻辑基础上的发展部署,尤其在普遍要求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的政策背景下,实数融合进程的加快

实际上也增加了传统劳动者消化新兴技术的压力,未来,劳动者权益保障范畴将逐渐由基础性权益拓展至

知识更新、技能再培训等发展性权益,在做好“数字失能群体”兜底保障的同时,也营造出终身学习的社会

氛围。

(二)激发“四链”融合创新动力,建立“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

当下实数融合进程中普遍存在“不深、不愿、不能”融合的难题,其破题思路就是要充分利用各类金

融资本的牵引作用,带动各类生产要素流向经济发展活力部门,“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

制,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支持政策” [1]36。
“投早”“投长期”意味着能够从时间维度出发构建主动创新的实数融合逻辑。 实数融合不仅是推

动产业转型的重要手段,更是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部署。 市场导向下,不同产业对资本的“耐心”
需求程度不同,而在战略导向下,对于当前处于孵化阶段,但将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全局带动作用

的产业而言,更需要在一个更为长期的周期中考察耐心资本融入经济发展的潜力与深度。 但也正因为

其生命力在于“未来”时期,往往无法赢得当下投资市场的青睐,这就需要积极探索设立未来产业投资

专项基金,靶向投资处于发展萌芽期、投入不能带来短期回报的未来产业领域,借助示范效应撬动社会

资本支持具备核心技术攻关能力的科技企业,形成敢投、愿投、长期投的社会氛围。
“投小”是指从空间维度出发构建全社会数智赋能的应用生态。 我国巨大的市场规模造就了多元

化的企业形态,相较于已有相当数字化转型规模的大型企业来说,中小微企业由于缺乏资金、技术、人才

等支持,实现转型的自身条件有限且意愿不强。 而实数融合的重点和难点正在于中小微实体企业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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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转型,因此政府需要将优化数字基础条件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相结合,敢于投资中小企业,帮助企业

渡过科技成果转化的“达尔文之海”。 一方面,发挥“链主”企业的骨干效应,引导头部数字平台和大型

企业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技术和资源支持,促进“四链”上中下游协同创新,最大化整合市场力量,推动实

数融合效率的指数级攀升。 另一方面,构建和完善大中小型企业协同创新生态,在设立中小微企业投资

专项资金、进一步减轻民营企业税费负担等方面下功夫,有针对性地出台投资政策,帮助中小微企业解

决数字化转型中的实际问题。
“投硬科技”是从发展潜力出发提升全链条、全生态的自主可控水平。 硬科技投资主要投向聚焦前

沿原创和自主创新的投资项目,由于这类技术迭代速度较快且技术转化难度大,因而尽管其具有超高的

投资回报,但有能力、有意愿参与投资的机构仍居少数,此时就需要政府扮演重大创新任务的组织者和

风险投资的引领者,完善金融机构风险管控与激励机制,鼓励金融机构设立科技金融专营部门,提高对

高风险创新项目的风险容忍度,对投向实数融合核心领域的信贷业务给予风险补偿、税收优惠,集中力

量在战略性、基础性领域实现重点突破,畅通资金链,为硬科技投资提供兜底支撑。 同时,从要素角度来

看,往往创新型人才在哪里,生产要素也会相对集中在哪里,相应地,如何让生产力中最积极主动的人才

发挥作用,将直接影响科技实力的提升,此时就需要发挥企业家的创新引领者的作用,通过“揭榜挂帅”
制度打破传统“论资排辈”的人才选拔机制,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

(三)培育“四链”融合系统优势,支撑“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整体跃升

如果创新链上的某些环节受到技术封锁或供应中断的影响,较快的发展速度和较大的外部风险敞

口就会导致断链、卡链现象,不仅影响实数融合的进程,更有可能引发宏观经济运行的系列风险,为此,
必然要加强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确保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稳健发展,充分发挥大国优势,打造具有中国

特色的实数融合体系,“支撑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整体跃升” [2]521-522,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开放创新生态。
第一,充分发挥我国数据体量优势,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构建实数深度融合的基础设施生

态。 当下经济生活中数据要素的参与度越来越高,正渗透至各行各业以及各个企业生产全流程,可见,
系统性消除各类数字鸿沟,构建数据驱动的“四链”融合生态,是拓展实数深度融合应用场景的必由之

路。 一方面,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制定更为合理的数据要素分配制度。 数据要素价值的发挥往往

要经历多个环节,其间涉及广泛的相关经济主体,这意味着在进行收入分配时必须以数据价值贡献为重

要依据,采取多方兼顾的分配手段,让全体人民更好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38] 。 另一方面,在数据要素

价值充分释放的当下,更应警惕恶意泄露隐私信息和滥用数据牟取利益的行为,建立安全可控的数据要

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充分利用前沿技术对核心安全数据进行加密防护。
第二,充分发挥我国产业规模优势,提升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安全韧性与运营可持续性,为实数融合

提供稳定深入的发展空间。 产业链现代化实质上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用来衡量产业链发展水平

或层次,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内容;产业链韧性表现为面对未来各种冲击保持自身稳定性的能力,在
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兜底性地位。 在现实经济发展中,只有以“四链”融合打造完整的产业体系

结构,坚持安全与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才能为实数深度融合提供稳健的发展平台。 尽管我国拥有世界门

类最齐全的制造体系,但仍需破解“枝繁但叶不茂”的制约,在充分发掘区域禀赋的前提下通过产业政策驱

动生产要素自由快速流动,以畅通的国内大循环夯实全工业体系,为产业安全奠定坚实基础[39] 。
第三,充分发挥我国应用场景优势,在坚持新发展格局的宏观战略下推动开放创新与自主创新相结

合,以全球性和时代性视野推进实数融合历史进程。 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进行技术发明,都必须具

备全球视野,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空间与跨境生产场景的同时,为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积极促

进世界的共同进步[40] ,以期在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下,为我国实数融合进程积蓄新动能。 一方面,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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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大循环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汇聚,实现高质量“引进来”。 依托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我国在全球资

源配置中的吸引力,形成科技、产业、资金和人才之间的良性循环,充分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的联动效应,拓展实数融合的深度与广度。 另一方面,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本土企业创造国际交流契

机,实现高水平“走出去”。 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带动更多本土项目走向世界,深入参与全球科

技治理体系建设,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实数融合的经验与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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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industrial
 

chain,
 

capital
 

chain
 

and
 

talent
 

chain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option
 

to
 

advance
 

the
 

thorough
 

integr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logic,
 

the
 

innovation
 

chain
 

serves
 

as
 

the
 

“ driver ”
 

for
 

new
 

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the
 

industrial
 

chain
 

acts
 

as
 

the
 

“carrier”
 

for
 

building
 

practical
 

platforms;
 

the
 

capital
 

chain
 

provides
 

the
 

“ guarantee”
 

of
 

financial
 

lifeline;
 

and
 

the
 

talent
 

chain
 

offers
 

the
 

“ support”
 

by
 

pooling
 

intellectual
 

resources.
 

The
 

coordinated
 

efforts
 

of
 

the
 

four
 

chains
 

furnish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Nevertheless,
 

in
 

reality,
 

the
 

broken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chain
 

centered
 

on
 

the
 

industrial
 

chain
 

will
 

directly
 

shak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Obstacles
 

to
 

factor
 

flow
 

centered
 

on
 

the
 

innovation
 

chain
 

prevent
 

the
 

digital
 

economy
 

from
 

giving
 

full
 

play
 

to
 

its
 

role
 

as
 

an
 

engine.
 

Consequently,
 

the
 

strengths
 

of
 

a
 

major
 

country
 

cannot
 

be
 

fully
 

leveraged,
 

and
 

building
 

a
 

real-digital
 

integr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mains
 

a
 

long-term
 

arduous
 

task.
 

To
 

break
 

through
 

practical
 

bottlenecks,
 

it
 

is
 

necessary
 

to
 

advance
 

the
 

in-depth
 

empowerment
 

via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our
 

Chains”,
 

seize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all-
round

 

“ AI + ”
 

initiative;
 

stimulate
 

the
 

innovation
 

momentum
 

generat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the
 

“ Four
 

Chains”,
 

and
 

formulate
 

supportive
 

policies
 

featuring
 

“ investing
 

in
 

early-stage
 

projects,
 

small-sized
 

enterprises,
 

long-term
 

projects
 

and
 

hard-core
 

technologies”;
 

foster
 

the
 

systematic
 

advantages
 

brought
 

by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our
 

Chains”,
 

so
 

as
 

to
 

underpin
 

the
 

overall
 

leap
 

of
 

“economic
 

strength,
 

national
 

defense
 

strength
 

and
 

composite
 

national
 

strength”.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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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conomy;
 

real-digit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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